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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婚姻的指标
一

两个少妇，伊和女友，携手出

游，美其名曰艳遇之旅。多年来，在

亲情与习惯里朝朝夕夕，她们似乎

都想在婚姻之外找点新奇、快乐。

她们到达目的地时，女友的电

话就响了。女友说了两句话，把电话

递给伊：“你老公。”伊有些纳闷：他

怎么会把电话打到女友那里？他对

她的女友基本不闻不问，知之不多。

“怎么不接电话？我给你发了

短信，等你回信。”老公言简意赅。

伊从包里翻出手机———三个

未接电话，外加两条短信。伊赶紧

看短信：你打算几号回，确定后告

诉我，帮你订票。伊没好气地把电

话扔进包里，还以为天塌下来了

呢，原来只是无足轻重的小事。

伊和她老公属于截然不同的

两类人。拿出行来说，伊走到哪里

算哪里，既然已经出来了，其他都

不重要，随心随性。她老公不同，凡

事必得细致计划，不落实好车票食

宿，绝不出门。

去约定地点，和当地朋友会

合。朋友带着妻子已等候多时，正

要相互介绍，伊的电话又响了。

伊看了一眼电话，怒从心生。

老公依然是问票的事，问她住哪个

地方，订好了票送过去。伊很想摔

了电话，她按住性子，在电话里解

释：刚跟朋友接上头，正说话呢，不

知道住哪。

老公听出她不高兴，匆忙挂了

电话。

伊和女友安顿好之后，已近午

夜。伊赌气不理老公，偏不打电话

告诉对方自己现在的情况。

在卫生间里，她隐约听到女友

打电话：“你怎么不问我到了没，有

什么事？”伊一笑，知道女友在责难

老公。接着，女友开始细致描述酒店

的具体位置、她们住的房间……所

有伊认为细枝末节的地方，女友都

认为老公应该关心，应该知道。

二

人和人，真是太不相同。女友

同她老公是兴趣相投的一类人，两

人在价值理念、生活方式上绝对相

似，朋友曾笑他们像一对连体婴

儿。可就是如此相像的两个人，也

未必能全知道对方的心思。

伊赞叹女友的老公只管大事，

不纠缠于细节；女友夸奖伊的老公

耐心细致。两个女人，都看到了自

己婚姻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而这些

欠缺恰恰是对方的拥有。

幸福婚姻应该是什么样？每个

人心里可能都有标准。这些标准，

有时有具体所指，有时含糊不清，

有时仅仅是在比较中生出的不满、

怨尤。不同的参照系决定着婚姻的

不同幸福程度。

我们在观察别人的婚姻时，看

到的时常是美好、光鲜亮丽的那一

面，是我们所不曾拥有的那一面。

其实我们忽视了，自己是把截然不

同的两对人、两种生活方式，放在

同一坐标系里进行比较。

一个人，看到他的优点，那就

是耐心细致、温和体贴；看到他的

缺点，便演变为磨蹭小气、温吞、没

个性。一桩婚姻，看到它的好，就是

香车豪宅、形影不离；看到它的坏，

就是有钱无情、强颜欢笑。

人的性格有两面性，婚姻也一

样。不是简单的好坏对错，非此即

彼。实际上，从一星半点的所见所

闻里，我们很难了解一场婚姻的真

实面目，要么以偏赅全，要么不得

要领，要么凭空想象。而最要命的

是，我们拿这些并非全貌的参照系

与自己的婚姻做对比，然后得出幸

福或不幸福的结论。

幸福婚姻的温度，时常是我们

所不曾察觉或忽略不计的，因为身

在其中，早已习惯和麻木。当你对

婚姻感到厌倦时，你真正要考虑

的，不是什么还未拥有，而是什么

不能够放弃。这些才是衡量幸福的

指标，才是让婚姻得以坚持下去的

理由。 摘自《莫愁》

合理的伤害是对人负责
青春烂漫的季节，办公桌的对

面女孩，悄悄地暗恋我。

家境宽裕，老小的地位，养成她

自我、任性、霸道的脾性。同事们窃

窃私语，说自我到来，这个吝啬鬼变

成败家子，天天把家里好吃的东西

拿来分散。当然，我得到的实惠最

多，且是最好的。

有一天她病了，打电话说抽屉

忘记锁，里面有两本日记，让我提提

意见。

一百天写了一百五十篇日记，

篇篇写的是“那个人”。“那个人”雨

天淋湿衣服她心疼，偶患感冒她牵

挂……读到第五十篇时，确定“那个

人”是我。

初次约会，她忘情地扑入我的

怀里……我没有一点激情，抱树木

的感觉。几天后，参加她朋友的生日

宴会，女孩子大多坐在各自男友腿

上。她让我效仿，我坚决不予配合。

于是，男男女女的劝：有什么放不开

的，别学戴大盖帽的假正经，穿着衣

服吓死人，退了裤子搞死人……

那是个月光如水的傍晚，我说：

咱们分手吧，这样对你我都好。她抓

着我的胳臂，发疯地嚷：为什么？配

不上你？我说：不是，对你一点感觉

也没有。

她哭了，说感情可以培养的，除

了我，不会爱上别的男孩。我说恐怕

一生都不会爱上你，别这么傻。

走出很远，才听到她哭嚎：回

来！还有话对你说！我始终没有回

头，这是我对初恋的把握。

现在，她已经成为富婆。而我，

不过过的平常日子。知根底的朋友

玩笑：小子！也太没福气了。若是当

初娶了她，哥们儿也有地处借两个

花不是？

当初真的结合，天知道我们会

不会幸福。扪心自问，假如她现在问

我后悔不后悔，我仍然这样回答：闹

嘛！对你一点感觉也没有。

合理的伤害，某种意义上说，对

男女双方都是一种福气。

摘自《北京青年报》

知道自己该干什么
小镇上正在举行一年一度的

宠物狗大赛。训练有素的宠物在

主人的指挥下各显其能：有的表

演花式跳跃，有的表演乱中寻宝，

有的表演抗拒诱惑，有的表演捕

获猎物……精彩场面不时引发看

台上观众的阵阵掌声。

最后一只出场的狗有些另类，

上场后随意跑了一圈叫了两声就

跑到主人身边。这引起观众一片笑

声，评委们也不无嘲笑地直摇头。

这也难怪，它是一只农夫养的家

狗，平时没经过什么训练。很显然，

它会被淘汰。

参赛狗都乖乖地站在主人身

边等待结果。正当评委准备宣读

进入下一轮的“选手”时，意外发

生了，一个顽皮的小男孩儿从两

米多高的看台上摔下来……说时

迟那时快，农夫的狗以迅雷不及

掩耳之势冲过去趴在地上，小男

孩不偏不倚地摔在了它的背上。

而此刻其他的狗都焦躁不安地

叫着。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

声。

比赛就此终结，评委和观众把

冠军头衔和五千元奖金颁发给了

这只“英雄式的家狗”。当评委询问

农夫“训练秘诀时”，他说：“从来没

有对它进行过什么特殊的训练，它

也没有什么出色的技艺，但在紧要

关头它知道自己该干什么，这就足

够啦牎”
摘自《今晚报》

我会记得
在我 ８岁之前，我一直是在家

跟着妈妈的。我们家的房子外面有

一个小菜园，妈妈经常带着我在菜

园里活动，我很快就喜欢上了那种

叫做小胡瓜的植物，它们那又小又

细的卷须伸出去，缠绕在架子上的

样子就像许多小手指用力抓紧架

子一样。它们似乎很无助，我会坐

在地上，靠向它们；妈妈坐在她专

用的小凳子上，像我看小胡瓜一样

看着西红柿。

“妈妈，”有一天我问她，“我应

该将这些小黄花都摘下来吗？”

“你为什么要把那些花都摘下

来呢？”她温和地问。

“唔，我认为它们可能会引来

虫子，然后，虫子可能会把它们吃

掉。”

“不，亲爱的，”她轻笑着说，

“那些花很快就会变成小胡瓜的。”

“真的吗？”我一脸的疑惑。

“你等着就是了，你很快就会

看到那些小东西会变成美好的事

物，你应该记住这一点。”

我每天都会到菜园去查看那

些小胡瓜。每过几天，小胡瓜就会

多出一些来。

“这儿有这么多小胡瓜，你认

为是因为我把它们照料得好的缘

故吗？”我问。

“是的，”妈妈说，“当你照料事

物的时候，美好的事物就容易生

长，你应该记住这一点。”

从那以后，我照料那些小胡瓜

更精心了。我除去黄叶子，如果那

些小卷须有哪一根爬不到架子上，

我就会把它移得更近一些。妈妈对

西红柿的照料也是如此。然而，有

一天，我看到她用一把大剪刀剪去

西红柿的一整根枝条。

“妈妈！”我惊讶地用手捂住嘴

巴，“你那样做是为什么？”

“那棵西红柿还不够强壮，支

撑不住两根结满了西红柿的粗壮

枝条。”她说，“我必须剪掉一枝，以

便那棵西红柿能在剩下的那根枝

条上结出最好的果实。将来有一

天，你可能也必须做出同样的选

择。”

“什么意思，我也得砍掉什么

东西？”

“不，亲爱的，”她哈哈地笑着

说，“但你可能必须做出一些选择，

因为有时候你无法全部都拥有。”

“我会记住这一点的。”我说。

在随后的几个月里，我更加密

切地关注我的那棵小胡瓜，而每隔

几天，我都会骄傲地看到更多的小

胡瓜。直到有一天，小胡瓜停止长

出新果实了。几星期后，一个也不

长了。

“妈妈，我的小胡瓜怎么了？”

我眼泪汪汪地问，“它不再长出新

的小胡瓜了？”

“就是那样的，亲爱的。事物生

长，然后停止生长。什么都不能永

远持续下去。”

“但我对它那么好。”

“是的，”她说，“但旧事物结

束，新事物才会开始。”

“有什么是我应该记住的吗？”

“有，”妈妈说，“季节变换，只

有旧事物消亡了，某种新事物才会

取代原有的事物。”

“我会记住这一点的。”我说。

我帮助照料菜园里的其他植

物，但有一天我承认道：“我真的想

念那些小胡瓜。我在想，妈妈，我们

让爸爸盖一间花房怎么样？那样，

我们就能一年四季种小胡瓜了。”

“我不知道。”她说，“也许我们

只应该等着合适的季节的到来。”

“但我们能试一试吗？我能问

一问爸爸吗？求你了，妈妈。”

“我想我们可以试一试。”她

说。

爸爸同意了。过了几天，我们

的花房就盖好了。最棒的是花房里

面，架子从地上一直搭到天篷顶

上。

我们在一边种了小胡瓜，在另

一边种上了西红柿。过了一个又一

个星期，小胡瓜的秧苗看起来越长

越好，妈妈的西红柿也是如此。

“瞧，妈妈，”我说，“我这儿有

一个很小的胡瓜，还有几百朵花。

这些小胡瓜将会成为最好的。”

“你的这个主意真好啊。”妈妈

一边说，一边捏了捏我的手。“妈妈，”

我说，“我想你应该记住点什么。”

“什么？”

“如果你非常想要某种东西，

你就会有办法。”

妈妈转过身，看着我。我看见

她的眼睛里有一小滴泪，那一刻，我

以为她要哭了。然后，她的脸上露出

我所看见过的最灿烂的笑容。她轻

轻地摇了摇头，又捏了捏我的手。

“谢谢你，亲爱的。”她说，“我会记住

这一点的。” 摘自《思维与智慧》

爱情不风流
爱情不风流，因为它是灵魂的

事。真正的爱情是灵魂与灵魂的相

遇，肉体的亲昵仅是它的结果。不

管持续时间是长是短，这样的相遇

极其庄严，双方的灵魂必深受震

撼。相反，在风流韵事中，灵魂并不

真正在场，一点儿小感情只是肉欲

的作料。

爱情不风流，因为它极认真。

正因为此，爱情始终面临着失败的

危险，如果失败又会留下很深的创

伤，这创伤甚至可能终身不愈。热

恋者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对方并被

对方充满，一旦爱情结束，就往往

有一种被掏空的感觉。风流韵事却

无所谓真正的成功或失败，投入甚

少，所以退出也甚易。

爱情不风流，因为它其实是很

谦卑的。“爱就是奉献”———如果除

去这句话可能具有的说教意味，便

的确是真理，准确地揭示了爱这种

情感的本质。爱是一种奉献的激

情，爱一个人，就会遏制不住地想

为她牗他牘做些什么，想使她快乐，而
且是绝对不求回报的。

尽管真正的爱情确实可能让

人付出撕心裂肺的代价，却也会使

人得到刻骨铭心的收获 。如果男人

和女人之间不再信任和关心彼此

的灵魂，肉体徒然亲近，灵魂终是陌

生，他们就真正成了大地上无家可

归的孤魂了。如果亚当和夏娃互相

不再有真情甚至不再指望真情，他

们才是真正被逐出了伊甸园。

爱情不风流，因为风流不过尔

尔，爱情无价。

摘自《周国平自选集》

温暖的救赎
大年三十那天，我还在路上奔

波，坐长途客车往家赶。

车上只有几个乘客，本来一个

人可以占整排座位，有个陌生的年

轻人，偏偏要和我挤在一起坐。年

轻人穿得很单薄，而天气很冷，车

窗又破了几块玻璃，寒风 “呼呼”

地往车里灌。

我想，年轻人一定是冷得很，

想从我身上获取一点儿温暖。虽然

紧挨着我，年轻人还是冷得发抖，

他的手老是在我的腰上动，好像要

抱住我。我拍一拍年轻人，关心地

问牶“你是不是很冷牽”
他望了我一眼，说牶“不冷。”
“还说不冷，你的声音都发抖

了。我穿得多，脱一件给你穿吧。”

我脱下外衣递给年轻人。

年轻人接过外衣，很难为情地

说牶“这怎么好意思牎”我说牶“穿
吧，又不是送给你，下车时，你还

得还我呢。”年轻人终于把衣服穿

起来。

突然，我想起衣服的口袋里有

１０００元钱。天哪，要是这家伙拿
走我的钱，我就惨了。

我看看年轻人，想叫他把衣服

里的钱掏给我，却又开不了口。我

只好一路盯住衣服的口袋，做最坏

的打算。我非常后悔把衣服借给他，

自找麻烦，弄得自己提心吊胆的。

好不容易来到我居住的县城，

我该下车了。年轻人也在这里下

车，下了车，他立即把衣服脱给

我，一次又一次地道谢，并说牶
“大哥，我从没见过你这么好的人。

像你这样的好人，一定会走运的。”

我把衣服穿回身上，摸摸口袋

里的钱，一点儿没少。看着年轻人

远去的背影，我惭愧极了，这么好

的一个小伙子，我竟然怀疑他会拿

我的钱。

我心情愉快地回到家。万万料

不到，我刚进家门，那个年轻人也

跟来了。我热情地把他迎进家门，

问他有什么事。年轻人说牶“大哥，
有几句话，我必须跟你说。如果不

说出来，我会一生不得安宁。”

我招呼他牶“坐下说。”
我家里人正在准备年夜饭，浓

浓的肉香从厨房飘到客厅。远处已

经响起鞭炮声，过年的气氛四处弥

漫。年轻人对我说牶“大哥，你知
道我为什么到这里来吗牽我是个小
偷，盯上你已经很久了，我是为了

偷你的钱，才跟你上车的啊牎在车
上，如果你晚两分钟脱衣服给我，

我就会下手了。我……我……”年

轻人说不下去了。

我握住他的手说牶“没事啊，
现在不是挺好吗牽”

母亲在客厅里点燃了香烛，她

要我们每个人都许个愿，祈求来年

万事如意。一家人许完愿，母亲对

年轻人说牶“你也来许个愿吧。”年
轻人在香案前双手合十，许愿的话

还没有说出口，泪水就下来了。

摘自 《时文选粹》

白色的回忆
放在传真机上的待发文件是一

份“离婚协议书”，下面签着女人的

名字。

女人深深吸了一口气，仿佛怕

自己会后悔似的，迅速按下了发送

键。那张薄薄的“离婚协议书”开始

缓缓移动，很快传真机的屏幕上就

显示发送成功。

女人心想，这真是一个方便的

时代，在这么普通的宾馆，也有如此

方便的自助传真服务。如果打电话

的话，也许拿起话筒听到他的声音

后，自己难免会变得犹豫不决。现

在，只要轻轻按下按钮，根本容不得

自己犹豫，离婚协议书就迅速传到

了他那边。现在只要等他签了字，一

切就都结束了。

女人回到自己的房间，这一夜

她辗转反侧，难以入睡。结婚以来的

一幕又一幕不断地浮现在她的脑

海。

随着时间的流逝，他的缺点越

来越显露无痕。他总是好高骛远，直

到现在还没有一份稳定的工作。面

对现实，他总是怨天尤人，认为自己

怀才不遇。还有，他那些讨厌的生活

习惯，不爱干净，丢三落四……不

过，他也不是没有优点。他体贴、温

柔、宽容，他懂得浪漫……

现在，我真的将离他而去吗？

不，我还是爱他的。虽然他一直没有

稳定的工作，可他并没有放弃过努

力啊。至于那些讨厌的生活习惯，又

有几个男人不是如此呢？明天一大

早，我就回家，回到他的身边，再也

不离开他了……

女人这样想着，沉沉睡去……

第二天一早，女人听到了急促

的敲门声，开门一看，男人出现在她

的面前。

“你怎么来了？”

“我收到了你发的传真。”

女人心里一惊，糟了，他肯定已

经在“离婚协议书”上签了字。天哪，

一切都晚了。

男人急促地说道：“我有话要对

你说。”

“我也是。”

“昨天收到你的传真后，我认真

考虑了一夜。”

“我也是。”

“你的传真件让我想起了咱们

婚礼的那一天。”

“什么？我也是。”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我答应

你。”

“不，其实我已经后……”

不等女人说完，男人激动地说

道：“我想起了我们婚礼上你的话，

白色代表着新生，我们将重新开始

一切。”

女人不解地看着男人，男人继

续说：“刚开始看到你发来的这张白

纸，我百思不得其解，想了一夜，我

才明白，婚礼上你说过，‘白色就表

示一切将重新开始，我们将拥有美

好的明天。’从今天起，我将去找一

份稳定的工作，一定让你过上幸福

的生活。”男人把手中的传真件递给

女人，果然是一张干净的白纸，上面

没有任何字迹。女人困惑，昨天明明

发送的是“离婚协议书”啊，难道是

上苍的安排，我们注定不能分开？

男人和女人激动地拥抱在一

起。

一阵清风吹过，吹落了桌子上

的“宾馆设施使用说明”，其中有一

条是：“发送传真时，请务必将带有

文字的一面朝下。”

摘自《环球时报》

一点五秒改变一生
阿雷是姐夫的朋友，一个月

前姐夫来京时，阿雷来过我家一

次。姐夫向我讲述了阿雷的故

事。

５年前，阿雷决定辞了佳木斯
的工作，来北京发展。到了北京，

阿雷才发现人才太多了，他一张中

专文凭，在北京什么都不是，没有

正规单位愿意要他。最后，一家公

司说，你来可以，但只能当保安，

月薪４００元。阿雷于是在这家公司
当起了保安。

保安的工作很单纯，平日里除

了巡逻，阿雷干得最多的是在公司

大院门口站岗，盘查往来车辆。他

甚至暗暗留意过时间，外面车辆进

来，他登记车牌号、发停车牌，总

计需要五秒的时间。里面车辆出

来，司机打开车窗，他接过停车

牌，则只需要一点五秒。阿雷将这

单调的保安工作做得兢兢业业，一

丝不苟。

没有车辆和人员来往时，阿雷

会仰望公司那座高高的写字楼，他

知道做保安不是长久之计，要想留

在北京，仅有４００元的月薪是不够
的，他必须 “上楼”。但所有的保

安同伴都说阿雷是痴人说梦，一个

保安也想进楼当白领？

而阿雷似乎也真的没有任何机

会。他每天不断地登记、发牌、收

牌，在单调而无聊的重复中，一年

半的时间转眼就过去了。

有一天，一辆奥迪车从里面开

出来，到门口停下。车是总经理的

车，阿雷认得。出乎意料的是，司

机一侧的车窗打开，探出头来的却

不是总经理的司机，而是老总本

人。阿雷觉得奇怪，随口问了一

句： “老总，您怎么亲自开车了？”

老总叹了口气说： “司机病了，我

要开会，只能自己开车了。” “以

您的身份，自己开车赴会是不合适

的。”阿雷的大脑迅速转了一下，

意识到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立刻掏出自己的驾照说， “来北京

前，我就有三年驾龄，如果您觉得

合适，我给您开两天车行吗？”老

总看了看驾照，点头说： “好

吧。”

这短短的一点五秒，改变了阿

雷的人生命运。他为老总开车的两

天中，老总对他很满意，认为阿雷

文凭虽然不高，但头脑灵活，处事

得当，当保安是 “屈才”了。第三

天，老总将阿雷调上了楼，让他参

与销售工作。

现在，阿雷已经是一位小有

成就的 “打工仔”了。他当上

了 部 门 经 理 ， 在 北 京 买 了 房 ，

买了车。２００５年，阿雷还将父
母从佳木斯老家接来，和自己

同住。

姐夫说，有一次酒喝多了，阿

雷吐了一次 “真言”。阿雷说：

“我现在还有些后怕，对我来说，

机会只是转瞬即逝的一点五秒，如

果老总自己驾车走了，也许我到现

在仍然是一名月薪几百元的保安，

幸好，我反应够快，主动和机会打

了个招呼。”

摘自 《北京青年报》


